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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华人言语社区好市围为研究对象， 基于言语社区理论并结合语言景观研究方法， 考察华人

聚集区商业标牌与华族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 本文采集了 ２６０ 例好市围各行业标牌以及对社区华族群体进

行了语言调查， 通过 ＳＰＳＳ 卡方检验调查数据并分析标牌样本语码参数， 以期探讨标牌背后蕴含的语言权

势与华族文化认同问题。 研究发现， 好市围商业标牌不仅彰显了华人言语社区双语双言的性质， 也反映了

华语权势的社区语境和华族主流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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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言语社区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是语言使用者社会化言语活动的产物。［１］作为当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

点之一， 研究者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将生活在一定地域具有类似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族群， 在言语互动过程中共

同遵守言语规则的场所定义为言语社区。［２］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 通过综合社会学 “社区” 理论和相关

语言学家的观点， 由地域、 人口、 设施、 互动和认同五个要素构成的言语社区理论成为社会语言学家

解读 “社区” 与 “语言” 互动关系的研究工具。 同时， 作为言语社区重要的参照标准， 公共空间语言

景观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体现了言语社区存在的语言使用、 语言冲突、 语言活力和语言变体等语言

现象， 揭示了言语社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语言权势和族群文化认同问题， 有助于识别言语社区性

质并发展言语社区理论。［３］本文基于言语社区理论， 对澳大利亚悉尼好市围华人社区进行语言调查实证

研究， 以社区内语言景观物质载体的商业标牌为例， 探讨其语言选择背后的权势与文化等社会关系。
有 “小香港” 之称的好市围市 （Ｈｕｒｓｔｖｉｌｌｅ）， 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 是悉尼南区闻

名的华人重镇。 根据 ２０１８ 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好市围市华人数量 （１８４０３） 占社区总人口

（２９８２２） 比例高达 ６１􀆰 ７％， 远超过社区内澳洲本地人口 （１７０３） 和其他移民族群人口数量， 如英国

（２２０５）、 尼泊尔 （２１９５）、 希腊 （９７１）、 越南 （７５２） 等， 成为悉尼最大的华人聚集区。 Ｈｕｒｓｔｖｉｌｌｅ 英文

本意是由 “Ｈｕｒｓｔ” 和 “ｖｉｌｌｅ” 组成， 即 “ ｗｏｏ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ｏｗｎ”， 直译为 “森林城镇”。 “好市围” 作为

Ｈｕｒｓｔｖｉｌｌｅ 非常典型的港式音译， 是早期香港华人为讲究好意头而起的中文译名。 在这里各种语言与方

言长期共存，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粤语 （２７􀆰 ８％）， 其次是汉语普通话 （２５􀆰 ２％）、 英语 （２２􀆰 ６％）、 福建

话 （１７􀆰 ８％）、 客家语 （６􀆰 ６％）。
多元文化的语言生态环境与好市围商业繁荣、 华洋杂居的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语社区语言景

观， 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对好市围社区商店标牌进行了实证调研， 以好市围商业主街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ｏａｄ （森林

路） 为调研范围， 按照商铺类型分类收集了语料样本单位约 ２６０ 例， 并对当地政府机构社工、 商铺老

板、 社区居民以及游客派发问卷调查且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 以上有效数据由 ＳＰＳＳ 进行统计分析， 以

期全面展示好市围华语社区公共空间商业标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 包括语言分布的比例、 语言选择、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 安 徽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青 年 项 目 “ 地 理 符 号 学 视 域 下 安 徽 特 色 小 镇 语 言 景 观 发 展 研 究 ”
（ＡＨＳＫＱ２０１８Ｄ１０４）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未 来 传 播 第 ２７ 卷

语言模式、 语言顺序等特点， 旨在分析语言权势背后所蕴含的社区群体地位与文化认同问题。

二、 研究背景

言语社区作为语言描写的基本单位， 是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 早期， Ｌａｂｏｖ 就言语社区

的同一性、 语言变体等问题对纽约市言语社区进行抽样调查， 定量分析出社区群体的同一性， 它表现

在言语行为的有序性和语言变异评价的一致性上。［４］国内学者徐大明为了避免 “社区” 和 “语言” 概念

反复循环论证的错误， 如用一种语言定义社区 （华人社区由说汉语的人构成） 或以一个社区定义语言

（华人社区使用的语言即汉语），［５］他在 《全球华语社区说略》 中提出了社区是第一位的， 语言是第二位

的原则。 他指出华语社区是典型的华族海外聚集社区， 华语使用者是构成华人言语社区的核心， 华语

在社区群体交际的互动增加了华族文化认同的归属感。［６］

随着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语言景观对言语社区族群语言活力、 文化认同的研究开始受

到学界的关注。 如刘慧以印尼华族聚集区语言景观为研究视角， 考察当地华人社区华语标牌内容、 语

码参数等与华人族群感知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该实证研究表明， 华人社区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构建

体现了社区华语优势， 有助于强化华族认同和华语地位。［７］ 同时， 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工作与生活， 聂平俊以北京 “韩国城社区” （韩国人聚集社区） 语言景观为研究对

象， 通过统计官方和非官方语言标识分析该言语社区语言景观体现的族群身份特征与文化诉求。［８］ 言语

社区语言景观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言语社区理论， 还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 如张媛媛发现言语社区语

言景观针对内部成员与外语成员有所不同， 随即对澳门社区和香港社区语言景观受众进行抽样调查，
通过 ＳＰＳＳ 卡方检验得到的数据证实了社区语言景观 “官民不同， 内外有别” 的现象。 基于此， 她从言

语社区理论框架重新审视语言景观分类标准， 不同于一般官方与非官方语言景观的分类方式， 她认为

这种语言景观对内和对外的分类标准符合言语社区的多语性质， 其普遍性与科学性更加适用于言语社

区语言面貌。［９］不同于以往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 以海外华人言语社区商

业语言景观为对象， 开展言语社区实地调查研究。

三、 好市围华人言语社区语言调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国家， 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数量与日俱增， 好市围作为典型的华人言语

社区， 英语、 华语 （汉语普通话）、 粤语、 福建话等多语并存的语言生态环境体现了多元化的华人社区

语言面貌。 为了更好地了解好市围社区华人语言生活基本状况， 笔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采用问卷对好市围

社区华人成员进行了调研， 问卷内容涉及社区华人群体语言能力、 语言水平等， 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共

有效收集 １０７ 份问卷， 调查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好市围华人言语社区基本情况

项　 目 选　 项 比例 （％） 项　 目 选　 项 比例 （％） 项　 目 选　 项 比例 （％）

性别

年龄

（岁）

男 ５０􀆰 ２％

女 ４９􀆰 ８％

１８－３５ ２４􀆰 ７％

３６－５０ ３９􀆰 ８％

＞５０ ３５􀆰 ５％

母语

普通话 ２９􀆰 ６％

福建话 １８􀆰 ３％

粤语 ３６􀆰 ９％

客家话 ９􀆰 ４％

其他 ５􀆰 ８％

语言能力

语言偏好

单语 ２２􀆰 ６％

双语 ４７􀆰 ８％

多语 ２９􀆰 ６％

英语 ３７􀆰 ８％

华语 ６２􀆰 ２％

　 　 数据来源： 问卷星问卷调查 ＳＰＳＳ 整理。

表 １ 的数据显示了好市围社区华人群体基本语言状况， 作为老牌的 “小香港” 华人社区， 居住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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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市围的 华 人 年 龄 层 次 偏 大， 多 来 自 香 港、 广 东、 福 建 等 地， 母 语 为 粤 语 （ ３６􀆰 ９％）、 福 建 话

（１８􀆰 ３％） 的华人居多。 如今， 随着大陆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汉语普通话 （２９􀆰 ６％） 在好市围社区的使

用也越来越频繁。 同时， 表 １ 也反映了好市围华人的语言习得水平， 约 ４７􀆰 ８％的华人具备使用英语和

华语的语言能力， 双语型 （４７􀆰 ８％） 或多语型 （２９􀆰 ６％） 华人超过单语型 （２２􀆰 ６％） 华人成员。 值得

注意的是， 华人社区言语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有明显的层级性。 英语为社区 “高层语言”， 通常是华人在

正式场合中对外的工作语言； 普通话作为 “中层语言” 是华人言语交际场合的标准语言， 大陆背景华

人数量的增加让普通话 （标准汉语） 成为社区华人言语沟通的主流； 华语方言如粤语、 福建话、 客家

话等是社区内部成员的 “低层语言”， 作为社区传统语言的代表， 它们在早期华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

地位， 但随着年轻的新移民的涌入， 它们在社区中慢慢演变成部分华人的家庭语言。

图 １　 好市围言语社区华人语言态度指标数值图

　 　 数据来源： ＳＰＳＳ 卡方实验均值　 注： １ ＝很不， ２ ＝不， ３ ＝一般， ４ ＝比较， ５ ＝非常

好市围社区语言的多样性丰富了当地华人的语言生活， 为了解好市围言语社区华人交际互动过程

中的语言态度与意向， 笔者利用 ＳＰＳＳ 卡方检验①就社区华人群体对华语普通话、 英语、 华语方言 （粤
语、 福建话、 客家话） 的态度进行相关性检验， 卡方均值如图 １ 所示。 首先， 从语言情感态度上， 普

通话 （４􀆰 ３） 和方言 （３􀆰 ７） 的均值皆高于英语 （２􀆰 ４）， 该数据显示了言语交际中汉语的使用会让华族

觉得更加亲切友好。 鉴于方言比普通话的受众地域性更强， 因此标准汉语 （普通话） 的使用会让人觉

得亲切有归属感。 其次， 在语言实用性评价方面， 普通话 （ ４􀆰 ５） 和英语 （３􀆰 ８） 均值高于华语方言

（２􀆰 ９）， 该数据表明了方言在言语互动中的局限性， 华语和英语的使用会让语言受众更加通俗易懂。 同

样的， 从语言功利性评价角度看， 相比较方言 （３􀆰 ７） 华人对普通话 （ ４􀆰 ５）、 英语 （４􀆰 ３） 的评价更

高， 普通话和英语在言语社区使用方便。 最后， 好市围作为一个社区单位， 英语 （４􀆰 ８） 在言语社区中

的权威性高于普通话 （４􀆰 ２） 和方言 （２􀆰 ７）， 该数据再次证实了华人社区语言使用的层次性， 英语是官

方的 “高层语言”， 普通话是社区交际标准的 “中层语言”， 方言是社区的 “低层语言”。
以上实证调查数据表明， 以好市围为例的海外华人集聚区， 其社区成员在言语互动过程中的语言

能力、 语言态度、 语言使用上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８０􀆰 ４％的受访者不但对华语 （普通话和方言） 有

很深的情感和很高的评价， 并且也具备较高的华语水平。 华语在言语社区交际中被华族群体广泛认同

３４

① ＳＰＳＳ 卡方检验： 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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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受， 符合了言语社区形成的必要条件。

四、 好市围华人言语社区语言景观分析与讨论

语言景观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作为言语社区内部的衍生设施， 充分展示了社区公共空间书写语

言文字的使用状况。
（一） 好市围社区商业标牌语码参数

好市围华人社区商业发达， 林林总总的商业标牌反映了社区华洋杂居的商业背景， 构成了好市围

华人社区特色的语言景观。 基于此， 本研究对好市围华人社区商业标牌进行了田野调查， 以好市围社

区商业主街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ｏａｄ 为调研范围， 按行业分布收集了约 ２６０ 例语料样本， 涵盖了社区餐馆、 药店、 超

市、 私人诊所、 美容美发、 家教补习、 地产中介等个体经营机构。 通过借助 ＳＰＳＳ 数据分析软件， 将收

集的语料样本按照语言种类 （汉、 英）、 语言模式 （单语、 双语） 等维度进行分类， 统计结果如下：
表 ２　 好市围社区商业标牌语言分布概况

　 　 　 语言种类

商业类型　 　 　
英语 汉语 （简体） 汉语 （繁体）

英语＋汉语

（简体）
英语＋汉语

（繁体）

餐馆小吃 ４􀆰 ８％ １５􀆰 ２％ ２７􀆰 ８％ ２０􀆰 ６％ ３１􀆰 ６％

诊所药房 １３􀆰 ５％ １５􀆰 ７％ ２３􀆰 ９％ １３􀆰 ５％ ３３􀆰 ４％

美容美发 ４􀆰 ２％ ８􀆰 ９％ ２３􀆰 ７％ １７􀆰 ５％ ４５􀆰 ７％

超市百货 １４􀆰 ９％ １９􀆰 ６％ ２８􀆰 ７％ ７􀆰 ９％ ２８􀆰 ９％

补习兴趣班 ３􀆰 １％ １８􀆰 ６％ １７􀆰 ４％ ３０􀆰 ３％ ３０􀆰 ６％

代购礼品店 １􀆰 ７％ ３４􀆰 ２％ ２７􀆰 ８％ １５􀆰 ７％ ２０􀆰 ６％

旅行社 ２􀆰 ４％ １２􀆰 ７％ １８􀆰 ４％ ２５􀆰 ９％ ４０􀆰 ６％

地产中介 ３􀆰 ９％ １２􀆰 ８％ １１􀆰 ５％ ３０􀆰 ４％ ４１􀆰 ４％

其他 １􀆰 ８％ １７􀆰 ４％ ２０􀆰 ８％ ２８􀆰 ９％ ３１􀆰 １％

　 　 数据来源： ＳＰＳＳ 软件数据整理。

表 ２ 所示为好市围社区民间商铺标牌语码分布概况， 这些商业标牌主要由当地华人设立， 通常以传

播商业价值语用信息为主要诉求。 表 ２ 数据由 ＳＰＳＳ 软件计算得出好市围社区商业标牌中的语码偏好比

例， 涉及标牌涵盖了好市围社区餐饮、 医药、 百货、 地产、 代购等主流华商行业。
首先， 从语码类型上来看， 汉字 （简体＋繁体） 为主的单语标牌普遍高于英语单语标牌， 尤其体现

在一些商业类别如代购店、 旅行社、 补习班、 地产中介等以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私营机构。 如代购

礼品店汉字 （简体＋繁体） 的使用比例高达 ６２％， 而英语单语标牌仅占 １􀆰 ７％。
其次， 繁体字单语标识在社区传统商业中依然保持绝对优势， 如餐馆 （ ２７􀆰 ８％）、 诊所药房

（２３􀆰 ９％）、 超市百货 （２８􀆰 ７％）、 美容美发 （２３􀆰 ７％） 等。 相比较而言， 简体字单语标识多为新移民为

主的商店， 如代购礼品店 （３４􀆰 ２％）、 补习兴趣班 （１８􀆰 ６％）、 地产中介 （１２􀆰 ８％） 等。 可见， 好市围

社区商店标牌景观不再单一， 社区新移民的涌入带来了标牌语言文字的改变， 如大陆主流的代购文化、
烧烤文化在标牌上的体现。 当然， 老字号商店依然保留了早期香港、 广东、 福建地区的语言习惯和风

格， 比如餐饮上有名的烧腊文化、 打边炉文化等。
再次， 作为海外知名华人社区， 双语型标牌的使用率高于单语型标牌。 其中， 英语＋汉语 （繁体）

双语标牌在数量上领先英语＋汉语 （简体） 标牌， 如以美容美发 （４５􀆰 ７％）、 旅行社 （４０􀆰 ６％）、 地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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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４１􀆰 ４％） 为代表。 从语码取向上来看， 参照 Ｂｅｎ－Ｒａｆａｅｌ 提出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１０］对好市围社区

商业标牌不同语码的应用做了定量统计， 结果显示华语通常在双语标牌不同语码中处于 “能见度” 和

“凸显度” 高的位置， 这一普遍现象说明华语是社区商业标牌的 “优先语码”， 符合了语言景观 “凸显

自我” 和 “充分理性” 的构建原则。 华语作为标牌中的优势语码， 兼顾了华语社区商业标牌设计的独

特性和语言景观受众的需求。 好市围社区各行业商业标牌华语优先的地位， 彰显了标牌中语码间的

“权势关系” 原则，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区华族的 “华人意识”， 有助于促进华人族群集体的身份认同

理念。
（二） 好市围社区商业标牌语言权势与华族文化认同

好市围商业标牌语言景观不但展现了华人言语社区华语生态环境， 而且反映了背后蕴含的社区语

言权势和族群文化认同问题。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标牌文本与文化认同、 标牌语码与权势关系、 标牌模

式与社区语境等。 商业标牌图示如下：

图示 １　 烧腊老店　 　 　 　 　 　 　 　 　 　 　 　 　 图示 ２　 代购礼品店

图示 ３　 餐馆饭店　 　 　 　 　 　 　 　 　 　 　 　 　 图示 ４　 家教补习

以上四例商业标牌代表了好市围社区食品、 代购、 餐馆、 补习主流行业。 这些商业标牌中， 华语通

常在标牌中字体较大且位于居中或上方等显著位置， 是标牌中最显眼和最突出的优先语码。 参照

Ｓｃｏｌｌｏｎ ＆ Ｓｃｏｌｌｏｎ 提出的 “符号偏好” 理念［１１］ ， 标牌中存在的各种字符间视觉等级差异现象， 如图示 １
“朝记烧腊” 在好市围社区经营已有 ２４ 年， 这家颇负盛名的老店传承了社区香港、 广东地区老移民的

语言文化， 在标牌上沿用了汉字繁体， 同时配有 “Ｍｒ Ｃｈａｏ ＢＢＱ” “Ｂｅｓｔ ｒａｔｅｄ ＢＢＱ ｓｈｏｐ ｉｎ ｓｙｄｎｅｙ” 英文

翻译作为信息补充， 汉字作为标牌的原有信息位置较显眼， 英语与汉字同时使用满足了社区内外成员

不同语言族群的需求。 图示 ２ 是一家代购礼品店， 为了兼顾社区新老移民的语言习惯， 老板设立了汉字

简体 “城品精品” 和繁体 “誠品回國精品店” 标牌各一个， 同时配有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 ｇｉｆｔｓ ｓｈｏｐ” 以期吸

引社区不同族群的消费群体。 图示 ２ 是典型的华人社区 “双语双言” 标牌模式， 即英语和华语， 简体

和繁体在标牌上的使用， 符合了好市围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和社区语境。
近年来， 随着大陆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社区的餐馆类型不再是单一的粤式餐馆， 图示 ３ 是一家大陆

新疆口味 的 餐 馆， 店 主 采 用 了 简 体 字 标 牌 “ 新 疆 拉 面 馆 ” 并 配 有 英 语 翻 译 “ 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Ｎｏｏｄｌ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结合 Ｓｐｏｌｓｋｙ 提出的语言选择理论［１２］ 解释好市围社区商业标牌不同语码被选择的因素有：
（１） 使用标牌设计者熟悉的语言； （２） 使用语言景观受众接受的语言； （３） 使用表明标牌所有者身份

的语言。 鉴于此， 图示 ３ 标牌里采用的华语 （简体字） 不仅是店主熟知的语码， 也是越来越多社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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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移民的语言习惯。 相似地， 图示 ４ 是一家补习家教机构， 汉语在标牌中位置居上是明显的 “优先

语码”， 繁体字的使用彰显了标牌设计者的身份特征， 考虑到了社区香港、 广东地区消费者的语言偏

好。 此外， “Ｄｒ Ｈｕ ｗｉｓｅ ｒｏｏｍ” 则顺应了双语双言标牌设计的原则， 补充了英语翻译信息面向社区更多

语言景观受众的要求。
综上， 在实证调研过程中， 好市围社区公共空间华语优先的商业标牌随处可见。 华族文字通过民间

商业语言景观物质载体的传播， 一方面凸显了华语在社区商业标牌语码中的权势地位， 另一方面塑造

了华族群体身份及文化认同的空间性建构。 好市围华人聚集区双语双言商业标牌的使用， 体现了华人

社区华洋杂居的局面， 满足了社区内外成员的语言要求， 顺应了言语社区的语言规范。

五、 结 　 　 语

汉语言在海外华人言语社区的广泛传播， 不仅扩大了中华文化语言文字的影响力， 同时也加深了

华族群体集体感知与文化身份认同。 海外华人言语社区类型的形成是人口、 地域、 互动、 设施、 认同

五大要素共同建构产生的。 其中， 认同要素兼具社会属性和言语属性， 在言语社区构建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 一般来说， 言语社区固定的人口和地域符合社区社会属性特征， 而社区内成员之间的言语交

际过程和语言景观设施的建设， 则符合其言语属性特征。 综上， 言语社区社会属性与言语属性的认同

是社区成员互动交际的前提， 言语社区社会单位的形成有助于语言群体的言语互动与接触。 好市围社

区作为典型的海外华人言语社区代表， 该社区成员中华人比重有绝对的优势， 华人族群文化认同和华

语语言认同度高， 社区语言景观设施也反映了华族主流文化认同和华语语言权势地位。
语言景观作为言语社区公共空间的语言实践， 特别是由空间维度上的华人聚集区和语言维度上的

言语社区互动构建的华语景观， 不仅汇集了华族语码， 更彰显了华族主流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
本文以海外华人言语社区好市围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好市围社区成员语言调查和商业标牌华语景观的

实证调研， 数据显示了华语在好市围社区的权势地位， 华语景观与华族文化认同的联系紧密。 好市围

社区华人族群的语言态度、 语言意向、 语言选择在华语景观上呈现了较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有

助于好市围言语社区华语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１］ Ｇｕｍｐｅｒｚ， Ｊ􀆰 （１９６８） 􀆰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Ｌ􀆰 （１９３５）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３］ Ｇｕｍｐｅｒｚ， Ｊ􀆰 （１９７１）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 Ｌａｂｏｖ， Ｗ􀆰 （１９７２） 􀆰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５］ 徐大明 􀆰 言语社区理论 ［ Ｊ］ 􀆰 中国社会语言学 （澳门）， ２００４ （１） 􀆰

［６］ 徐大明， 王晓梅 􀆰 全球华语社区说略 ［ Ｊ］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０９ （２） 􀆰

［７］ 刘慧 􀆰 印尼华族聚集区语言景观与族群认同———以峇淡、 坤甸、 北干巴鲁三地为例 ［ Ｊ］ 􀆰 语言战略研究， ２０１６ （１） 􀆰

［８］ 聂平俊 􀆰 外国人聚居社区的语言景观考察———以北京 “韩国城社区” 为例 ［ Ｊ］ 􀆰 语言应用研究， ２０１６ （３） 􀆰

［９］ 张媛媛 􀆰 从言语社区理论看语言景观的分类标准 ［ Ｊ］ 􀆰 语言战略研究， ２０１７ （２） 􀆰

［１０］ Ｂｅｎ－Ｒａｆａｅｌ， Ｅ􀆰 （２００６）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 （３）： １４０－１５４􀆰

［１１］ Ｓｃｏｌｌｏｎ， Ｒ􀆰 ＆ Ｓｃｏｌｌｏｎ－Ｗｏｎｇ， Ｓ􀆰 （２００３）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Ｌａｎｇｕ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２］ Ｓｐｏｌｓｋｙ， Ｂ􀆰 （２００９） 􀆰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ｉｇｎａｇ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ｒｙ， １８ （２）： １２５－１３９􀆰

［责任编辑： 赵晓兰］

６４


